
组版编辑：张赟 实习生：贾铭铭 电话：6199502� � � � �沙颍文艺２０22 年 3 月 4 日 星期五6
封笔的事能不能再缓一缓

———致周大新老师信

于华

������您虽是拥有少将军衔的著名军旅
作家，可我还是觉得称“老师”最亲。作
为您的“铁粉”，几十年来，每隔三年五
载，总能品读到您的一部新作品，而每
读新作总会有异样的新收获。近日，捧
读您的 《洛城花落》， 我又一次惊叹：
新！ 人物新，语言新，风格新，创意尤
新！ 开卷“经再三斟酌，我决定公开这
桩离婚案情”便一语抓住读者，吸引读
者探其究竟。 接着，“从来没想过当媒
人的我为何当了媒人？ 促成的姻缘如
何成了离婚案？ ”越来越多的疑问步步
引人入胜，使读者与小说中的“我”合
二为一， 自然沉浸于故事情节的长河
之中。

“我之所以当媒人 ，是因为双方
父亲都是我的战友。 女方袁幽岚，其
父袁德诚是当年俊朗帅气的班长，67
军黄河防汛时救过我一命的铁杆弟

兄 。 当年 ， 我要送他去师教导队学
习 ， 想提拔他当排长 ， 他却执意复
员 ， 说是看中了家乡的一个漂亮姑
娘。 回到山东泰安不久，他就如愿娶
了秀美的邰盈盈 。 不久就生下了小
美女袁幽岚。 小美女貌有多美？ 小时
候， 一女经理
想聘请她做童

装代言人 。 文
才几何 ？ 十八
岁便考上了人

民 大 学 文 学

院。 当她和父
母来到北京我

家时 ， 邻家一
个导演立马想

请她扮演清纯

少女。 这两次
有名有利的良

机， 尽管都被
精心保护女儿

的父亲拒之门

外， 却还是防
不胜防地出了

意外———刚上

大二的幽岚就

遭遇了一场让

她 割 腕 的 初

恋！ 康复不久，这朵最靓的校花又被
一个董事长盯上 ！ 倘若不是她急中
生智惊险逃脱，后果不堪设想！ 父母
感叹 ：养个女儿不易 ，养个漂亮女儿
更难 ！ 于是托我为她介绍一个合适
的男朋友，我怎能不答应？ ”

“我给幽岚挑选的男友 ，就是本
案的男方雄壬慎。其父雄来文也是我
的老乡， 我在 67 军担任副营长时手
下的排长，他转业回南阳不久就当了
初中教师。 多年后，雄来文突然领着
儿子来到我家，说壬慎考上北师大历
史学院了！ 翌年秋，刚上大二的雄壬
慎就写出了一篇让京城学者关注的

论文。 无独有偶，壬慎也经历了一场
几乎鱼死网破的初恋。 于是，雄来文
也把给儿子介绍对象的事托付给我

了。 ”
“媒说得挺顺 ，壬慎的朴实热诚

通过了幽岚家人的考验 。 双方读研
一毕业，就举行了一场特新颖而又极
感人的婚礼。 不久，小女儿的出生更
让众人觉得他们的日子比蜜甜 。 如
此美好的婚姻为什么突变 ？ 经过我
这个伯伯的劝解，幽岚的离婚之念依
然坚如铁板。 这天夜晚，我翻阅了她
交给我的一本《嘉庆二十四年雄氏宗
族大事记》， 其中的妇女血泪史不禁
让我惊心动魄 ，同时悟到 ：即便壬慎
没有他雄家先辈那样的家暴，也有可
能发生雄家先辈那样的婚内出轨。 ”

第一次庭审，原告袁幽岚就列举
了婚后雄壬慎让她难以忍受的十几

条恶行。每一条的具体内容都可让天
下夫妻为之警醒，堪称婚姻爱情的警
世通言。 由于法庭未判，袁幽岚进而
提出她遭受家暴的指控。让人不解的
是，在第二次庭审中 ，袁幽岚的母亲
邰盈盈竟然为雄壬慎做了辩护 ！ 于
是，袁幽岚又提出了雄壬慎有外遇的
指控。无奈第三次庭审只证明他有约
见同乡女同学之事，却查不出出轨之
实……

书中的这三次庭审，绝非我说的
这样简单。每一次庭审都比一台大戏
还要曲折丰满： 原被告律师对阵，既
有展示婚姻知识广度的激烈较量，又
有探测人性深度的唇枪舌战。忽而风
花雪月 ，忽而雷鸣电闪 ，忽而一地鸡

毛，忽而大雾迷漫……无不让人拍案
惊奇、感慨万千。

至此 ， 读者对雄壬慎人品的疑
团 ， 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越滚越
圆———好你个雄壬慎！你不是智商情
商挺高的名校研究生吗？既然娶了如
此美貌才女，咋就不知珍惜？ 你的热
诚朴实都是装的？

一连三审都未获判离的袁幽岚

再也不怕丢人现眼，她当庭宣称：“雄
壬慎他已经 23 个月不同我做一次爱
了！ 我受够了他！ ”

这一句话 ，不啻为 “一石击破水
中天！ ”袁幽岚说，他之所以让她“守
活寡”， 必定是外边的女人掏空了他
的身子，那个出庭作证的女同学的丈
夫必是受骗！ 在庭长的质询下，雄壬
慎抛出了他赶写专著 《中国离婚史》
工作压力太大的理由。却又引出律师
对他“是不是男性机能变化导致了同
性恋，因而对女性毫无兴趣？ 是不是
那个部位受伤了，抑或得了 ED 病？ ”
等匪夷所思之问。

尽管诸多质疑都被雄壬慎否认，
第四次庭审终于宣判了离婚。但这并

非这部长篇

的结局 。 众
人 皆 知 ：小
说 结 局 ，特
别是长篇结

局 之 难 ，堪
称 难 中 之

最 。 君不见
《红楼梦 》的
结局 ， 曾经
让多少名家

高手绞尽脑

汁 、 万般为
难。

《洛城
花落 》 这部
长篇小说的

结 局 是 ：离
婚 宣 判 后 ，
雄壬慎委托

律师从医院

带来了一封

信。 只因律师读了这封信，以上所有
的疑问与偏见 ，不是在猛醒中升华 ，
就是在顿悟中消散。 谁能想到：在这
23 个月里，为了保护妻子和幼女，雄
壬慎每日每夜都在以超常的意志与

毅力默默承受着误解与责难……否
则 ， 刚拿到离婚判决书的袁幽岚为
什么一听律师读了这封信就发出 ：
“天哪！ 庭长，快派人去救他呀！ ”的
呼喊。

这样的结局， 不单是出乎意料，
又在情理之中 ，通篇疑点重重 ，一语
石破天惊。 又恰似霞光初照、醍醐灌
顶。 既将真相隐形于草蛇灰线，又把
情节自然流淌得水到渠成。这封信究
竟写了什么内容？ 我不想说。 因为我
想， 这最珍奇的美味应该留给众多
“铁粉”亲自品尝。

我想说的是，周老师！ 您的勤奋
与才华早已让我景仰 。 我也听您说
过：“过去写 20 万字， 觉得像是在翻
过一道丘陵；现在写 20 万字，像是在
翻一座大山。 ”这一段话。 可是，我还
是忍不住想给您提个建议：您封笔的
事，能不能再缓一缓？

我之所以这样想，一是来自我的
阅读共鸣 ： 著名评论家胡平在他的
《洛城花落：两性婚姻的教科书》一文
中说 ：“正由于周大新在他的年龄上
已阅尽人间沧桑，对世上纷纭万象多
有经历和体察 ，看透一切 ，方能使作
品一部比一部更为老练超脱 ， 写至
《洛城花落 》，已渐入化境 ，表现出一
位老作家较之年轻作家独到的优势。
依我看来 ， 周大新完全不必就此驻
足，仍可在灵感来临之际继续考虑长
篇创作 ，慢慢散发能量 ，因为有些构
思只属于长篇，业已积累起的创作格
局也弥足珍贵。 ”

二是发自我的内心真情 ： 周老
师！您看，年过八十的叶文玲、年近九
十的王蒙、一百零七岁的马识途等老
作家，他们还都没有宣称封笔。 与他
们比，您还年轻！以往，三年左右您就
奉献出一部新作品。 往后，您也别累
着，慢慢写，五六年完成一部也行。这
样，也能让我和您的众多“铁粉”有个
期盼。 您看这样好吗？ 诚祝您文坛常
青，幸福安康！

红红叶叶情情
姚化勤

������深秋，裹在看红叶的人流里，我们
来到了香山公园 。 我想攀上香炉峰
顶，一览层林尽染的诗意。 可你说，别
不服老， 还是随便转转吧， 咱量力而
行。

不服老的我，近年来越来越愿意服
从你的安排了，于是，妇唱夫随，进了东
大门。 我们避开熙攘的人流，穿过碎石
铺就的山路， 爬上幽径缠绕的山坡，脚
下的路宽宽窄窄。 宽处像带，咱飘飘忽
忽，优哉游哉；窄处似绳，咱小心翼翼，
一步一停。 这种没有目标，走到哪算哪
的感觉真好！轻松而尽兴，且不乏刺激。
———当遇到陡坡时， 我牵着你的手，你
扶着我的肩，咱开始了“探险”。 如绳的
小路就变为垂钓的细线，抛入咱本已平
静的心湖，激沫起浪，钓出了咱久违的
童真。

你笑我也笑。 你笑咱年轻人似的
勾肩搭背，老不庄重。我说，40 年了，咱
不就这样在另一座山上———生活的山

上，彼此搀扶着走过来的吗？ 结发夫妻
相知深，我知道你的娴静，你了解我的
淡泊，你我都没什么雄心壮志，平常的
日子平凡着过。 也正因此，咱才没了事
业无成的痛苦，少了竞争失败的烦恼，
任人笑咱一生碌碌吧， 甘于平庸者自
得其乐。

其实， 咱生就是庄子笔下的蓬间
雀，何必强作大鹏呢？那样，搞不好非但
不能扶摇直上，翱翔蓝天，反而会被风
抛云裹，失去了自我，以至于折翅身亡。
有时远大的抱负也是沉重的包袱啊！只
有学会取舍，方能获得逍遥。 一如这爬
山，咱累死累活，也未必能登上峰顶，当
然可以坐缆车，可那还叫爬山吗？ 又如
何体验一路帮扶的快乐。而放弃了攀顶
的我们，此刻多么惬意，谈笑声中，一处
处风景迎面扑来。

瞧，那棵红枫在向人招手呢。 咱沿
着落满松针的蜿蜒路走上去。“到了，到
了。”你突然一个趔趄，我急忙一把抓住
你的手，有惊无碍，咱又是相视一笑。傻
傻的枫树莫非受到了感染？ 轻风吹来，
发出了沙沙的笑声。 你愈发地乐了，绕
树一匝， 边出神地看着， 边啧啧连声：
“怪不得总觉得这树有灵性呢，原来，它
在‘模仿’人。瞧它每片树叶都是手掌的
形状，五指伸展，玫瑰一样鲜亮。 多红！
多美！ ”

“可不是吗！ ”我随声附和，“要不，
古人咋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呢！ ”二月
花固然艳丽，但红绿相间，五彩缤纷，并
不纯粹。像青年人的爱情，摇曳多姿，表
面浓烈的背后，却夹杂着说不清的生活
乃至生理的欲求。而风击霜打后的枫叶

则遍体红透，绝无杂色，连叶脉也沁出
殷殷血红，把整棵树红成了一团燃烧的
火焰，如同咱老夫老妻的情感，完全出
于心灵的依恋，炽烈而专一。 ”

说着，我踮起脚尖，轻轻摘下两枚
递给你。你摩挲良久，才走向下一个、第
三个景点……

这又是一捧什么果呢？ 豌豆粒大
小，像熟透的樱桃般玲珑剔透，灼灼闪
闪，缀满了半球状的、并蒂连枝的灌木
枝头 ，令人想起红珍珠 、红玛瑙 ，更想
起王摩诘种在恋人心中的那粒红豆

……想到这，咱简直挪不开脚步了。突
然， 身边茂密的柏叶间窜出一只松鼠
来， 拖着长长的尾巴， 和我们对视片
刻，“哧溜”一跳，转身跑了下去。 小东
西，也是来欣赏红果的吗？会不会把我
们也看成了风景？ 哦，明白了，这儿是
属于它们的领地，不觉中，咱已经到了
人迹罕至、动物出没的地方。 抬头，日
影西坠，该回了。 也不管来时路，凭着
感觉走，心却蓦地生出些许遗憾来。记
得来时查阅的一份资料记载， 香山有
10 万栌枫，每至秋深，飞丹流霞，满坡
红遍。 可我们看到的红豆、 红叶怎么
只是松柏的点缀， 掩映在万绿丛中簇
簇点点， 资料上介绍的壮观景象哪去
了？

不曾想， 下到公园北门处的登山
口 ，真有一抹人造的 “晚霞 ”在等候我
们。 ———那是何年种植的两行黄栌？枝
梢串满了艳艳的红叶，由上而下，织成
粗粗长长的红色飘带，飞瀑样，泄出了
漫山的风光。 瀑落处，傲然挺立一棵松
树，高大的躯干拔地擎天，腰间还挂着
古树的编码牌，起码几百岁了吧？ 仍绿
冠如盖，蓊蓊郁郁，为行人撑起一把遮
荫的巨伞。

我们简直看呆了，也累了，就坐在树
下的石凳上小憩。 我忽生感悟：“你瞧这
栌枫叶越老越红，这大树愈高愈坚！草木
尚且不服老，在生命的晚期，更把自己的
意志、情感，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 咱走
到今天不容易，尤其委屈了你。因为我生
就是‘灌木丛’，不能像大树那样，做你的
保护伞，致使年轻时的你，既要教书，又
要种田，受尽了劳累！ 现在，咱终于熬到
享受生活的年纪了，何不趁有生之年，也
红火蓬勃， 热闹一番呢？ 不是喜欢山水
吗？ 行，我愿献上我的灌木老枝做手杖，
将名山大川看个遍！ ”

你静静地听着， 头依偎在我的肩
上。 已经开始昏花的双眸倏地一亮，似
乎又闪出了年轻时的光彩。一溪红叶流
过来，和夕阳相映成画。 啊！ 莫道桑榆
晚，为霞尚满天！

老宅·新屋
张银芳

������这一处老宅， 写满了我童年的回
忆。这一座新屋，装不下我刻骨的思念。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 母亲去世后
的一千多个日子，就这样在指缝间悄无
声息地流逝。在大多数平淡如水的日子
里，我会把妈妈“无情”地遗忘在心底。
但在无数个异常难过或特别欣喜的时

刻，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妈妈还
在，那该多好啊！ ”

我是个笃定的无神论者， 但每每
回忆起母亲， 却总是让我感到冥冥之
中有一股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 妈妈
迈入 70 岁的门槛后，会在节日或生日
等相聚闲侃的时候， 和我们姐妹三人
“漫不经心”地提出想翻修农村老屋的
想法。 那座老屋，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我们全家搬往县城后， 早因年久
失修无人打理而“苟延残喘”无法入住
了。 我们姐妹虽偶尔也会因探亲访友
陪父母回趟老家，但都是车来车往，匆
匆忙忙，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 对
于母亲最初的提议， 我们都没太放在
心上， 大家只是你一言我一语兴致勃
勃借题再回忆一遍儿时发生在这个小

院里的有趣的故事，叽叽喳喳，嘻嘻哈
哈一番， 然后当个闲资没个态度就一
聊而过。 但当母亲再次提起这事的时
候， 一向对母亲百依百顺的父亲却对
这件事毫不犹豫地投了反对票。 父亲
是家中的老大， 小时候因家庭太过贫
穷， 靠着超乎想象的勤奋和艰辛最终

考上了大学。 作为全乡第一个走出去
的大学生， 父亲还差点因交不起学费
而放弃学业， 最终在家族几个长辈的
拼凑下才得以顺利入学。 一辈子节俭
成癖的父亲认为， 盖一座注定经年不
用、长年闲置的房子，无疑是一笔不小
的支出浪费。 但架不住母亲说得多，我
们姐妹也渐渐上了心，一商量，决定共
同出资遂了母亲的心愿。

于是， 做通父亲的思想工作后，在
那一年春天里的某一个黄道吉日，老屋
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推倒在尘
埃里。 父亲和母亲虽已逾古稀，但回到
老家翻盖老屋时仿佛年轻了很多，精神
倍儿抖擞，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忙前
忙后的指挥和监工。虽离开家乡三十多
年后又重新回到这儿，但母亲依然生活
的得心应手、怡然自得。 平时我们姐妹
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无法长时间陪同
他们在家，大都是趁着周六周日回去探
视看望帮衬一下。好在有同村表姐和嫂
子的全力帮衬，经历了春夏两季，初秋
时节，房子顺利完工了。 看着新落成的
毛坯房和母亲的笑脸，我们不约而同承
诺母亲，等来年开春，我们再在院里栽
上几棵果树，撒上一些菜籽，粉粉墙，铺
铺砖，置办些居家用品。这样，母亲就可
以偶尔回来小住几天，和她的街坊老姊
妹们聊聊天、赶赶集……

一切美好的设想， 却在那一年冬
天戛然而止。 记忆中的那年冬天非常

寒冷，临近年关时，母亲老感觉胃口不
好，总是念叨着身上没气力。 我带她去
做了全身检查， 各种检查单子上却没
见什么明显异常。 专家说是些老年人
的常见病，等来年天气暖和后，多晒晒
太阳多活动活动筋骨就没啥大事了 ，
于是给开了些保养心脏和调理脾胃的

中药就回家了， 母亲似乎也安心了许
多。

节前的日子， 总是显得那样忙碌。
等到春节再回家的时候，发现母亲气力
明显差了，我和姐姐决定立刻送母亲去
医院。一向爱替别人考虑的母亲却坚持
说：“不碍大事，大过年别扰得大家都不
安生，再说，这时候去住院多不吉利啊。
等亲戚来个差不多了，过了元宵节再去
吧。 ”

我清晰记得， 从正月十六开始，我
们就辗转多家医院， 西医手术做了，中
医调理也试了，但最终也没能从死神手
里拽回母亲。母亲是农历九月十三早晨
去世的，而那一年，母亲正好是七十三
岁！

病床前，我和姐姐多次听母亲说起
我的姥姥和大舅都是 73 岁时去世的。
现在想来， 母亲是不是从一开始生病，
就已经预感到了不测，或者说，在母亲
身体还很硬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自
己的身后事提前做准备了。她一个瘦弱
的古稀老人，内心又该承受了多大的恐
惧和压力？ 母亲生前，终没能住上她晚

年亲手盖的新屋，甚至没有机会再亲自
回一趟老宅， 看一眼她亲手盖好的新
屋。

离世后的母亲， 终于回到了老家，
在那个没有粉墙、没有吊顶、没有铺地
砖，只是临时通了电的毛坯屋里，我们
一起陪着她，住了 4 天。旁院的婶子说，
你娘还是想在这儿多住一会儿啊。

送走了母亲后，一直到现在，我们
都没有心情去整理和装修这座宅院，只
是委托给大表姐看管着。 如今的它，依
然还是 4 年前的样子。但，物仍是，人已
非。

在一起商量为母亲操办三周年祭

日的时候 ， 我们几个又聚在一起 ，再
次说起母亲坚持盖房的事情 。 婶子
说 ，你妈辛辛苦苦盖好了房却没等上
入住 ，我们真替她遗憾和不甘 。 天天
忙前忙后给妈妈搭手的堂嫂立刻反

驳 ，大娘和我聊天时 ，一直念叨的都
是 ：“妮呀 ，这房子我是盖好了 ，但却
未必能住得上呐 ，我真是想在有生之
年给她们姊妹仨再留个回来能落脚

的地方啊。 ”
我们姐妹听了瞬间泪流满面。
原来，看似一切都是母亲在为自己

百年后“自私”的打算，但实际上母亲是
在晚年耗尽她最后一丝气力，为自己的
孩子遮风挡雨啊！

妈，您在天堂还好吗？ 我们想您呀！
今天是寒衣节，天冷别忘添衣……

戏 台
张嵩

������村里文化广场上的露天舞台已经
投入使用啦！

舞台坐落在广场西边， 面迎偌大
的广场。 舞台后面高高的幕墙上清晰
写着“许家村文化大舞台”。 这舞台着
实不小，高 1 米，长 15 米，宽 10 米。文
化广场的四周 “镶嵌 ”着各种锻炼身
体的器材 ， 是村民茶余饭后的好去
处。

晚饭后，广场上空的灯一亮，舞台
连同半个村子湮没在白昼里。 放下碗
筷的村民三三两两在器材上锻炼，享受
养生之道。 再看那大舞台，男女老幼个
个扭得欢快！ 村里的文艺爱好者伴随
着歌曲《今天是个好日子》排练舞蹈节
目。虽然硬邦邦的腰身和那“灌满铅水”
的脚步与优美的韵律不相协调，但他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及发自内心的自信

实在令人钦佩和赞赏。
我和几位村干部也在人群中享受

快乐。 村党支部委员许新干突然问我：
“老张，这戏台得劲吧？ ”

“还行！”我说：“你把舞台说成戏台
啦！ ”

他说：“舞台不就是戏台吗？这些年
在这台子上跳舞比唱戏 ‘火’， 戏台是
‘新名词’。 ”

想想也是， 快节奏的生活已经湮
没了戏台上那复杂的唱腔和原板 、慢
板、导板、回龙 、散板 、摇板等板式 ，还
有那二胡、板胡等乐器。湮没了那龙袍
短卦和粉黛分明的生旦净末丑。 舞台
相比戏台简单了许多 ，一只 “灌满 ”全
世界各种乐曲的 “手提箱 ”，在舞台边
一放， 不用去在乎那一板一眼或一板
三眼。 “手提箱”抢走了乐队的饭碗，三
五成群的舞者登上原本的戏台， 不用
粉黛颜面，不用穿龙袍短卦。

的确， 跳舞是现代人生活的一部
分，能缓解压力 、沟通友谊 ，最要紧的
是能强身健体。 戏台到舞台的演变也
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的心里，那舞台就是戏台。 翻
开我童年的记忆，每年春节过后，生产
队要放上几天假，雇来戏班子在村东头
的土台子上唱上几天大戏，叫“年戏”。
在每年小麦稍黄的季节也要唱上几天

大戏，叫“麦活戏”。

我和胖墩、砖头、尾巴等小玩伴才
不管他唱戏的缘由和季节的更替 ，尽
兴玩乐，在如麻的人群里钻来钻去，在
那卖油条、 菜角的摊位前眼巴巴地张
大口鼻，享受那香喷喷的味道。 享受完
后， 再把半个身子压在土台子上看那
戏子唱戏，还熟背了《红灯记》里“临刑
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沙家
浜》里“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拢
共才有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 ” 等戏
词。

据史料记载，戏台始于南宋，日臻
完善于元朝， 是人们嬉游逸乐的去处。
多少年来，这“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
舞百万兵” 的戏台包容了整个世界，真
可谓“真君子不敢出头露面，假人儿偏
能借口传言。 ”淋漓尽致地演绎了帝王
将相争霸，庶民悲欢离合的人生。

近些年， 戏台的用途拓宽，“戏”字
演变成了“舞”字。 “舞台”也在继续演
变， 在举办集会、 大型活动及会议时，
“舞台”又演变成了“主席台”。

深秋的太阳像被罩上橘红色的灯

罩，懒洋洋地挂在天上，放射出柔和的

光线，照在身上、脸上暖烘烘的。我第一
次和村干部坐在这“主席台”上，台下是
全村几百号村民。村党支部书记主持会
议，他说：“全村的老少爷儿们，大家上
午好！ 今天开个全村群众大会，有几个
事儿给大家通报一下……”

轮到我讲话了， 我坐在主席台上，
面对台下群众十分紧张。尽管我做了充
分准备，但拿起讲话稿时双手还是不自
觉颤抖，即便是照本宣科，嘴皮子也变
得不那么利索了。 讲话结束后，我满头
的汗珠子滚落一片。 这时，台下传来热
烈的掌声，让我欣喜万分。

会后， 村干部竖起大拇指：“老张，
你讲得真好！ 幽默风趣，扶贫政策说得
到位，很接地气。 你看台下群众都听得
很认真。 ”

我说：“这是赶鸭子上架，好坏也在
这‘戏台’上演了一出。 ”

“咦，这戏演得不赖，有水平！ ”村干
部说。

现在想来，人生何不是一场戏！ 从
懂事时起，就必须在社会这个大戏台上
各自演绎着生旦净末丑的角色。

记忆深处

散文


